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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凌晨 5点刚过，合肥市金寨路
与南二环路交叉口处一如既往地热闹，一大
群手提布袋、 安全帽的农民工或倚或蹲或
坐，在等待雇主的焦急情绪中开始了一天的
生活。

5:30，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向路口驶来，等
候在路两边的农民工未等车辆停稳就一下
子围了上来。 “招几个？ ”“价钱怎么算？ ”问
者直切主题。 来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他面无
表情，点了几个人后直接上车拉走，绝尘而
去，留下一群失望的农民工各自散去。

早晨 6点， 路口处已挤满了七八百人。
以中年男子为主的人群中不乏花甲之年的
老人以及刚刚成年的男女。 他们席地而坐，
不停地张望，期待着随时过来招呼他们去干
活的主儿。

在合肥市，类似于这样自发组织的农民
工劳动力市场在全市范围不下十处。 这些市
场大小不一，最大的农民工市场每天吸引了
千余名农民工前来找活。

他们是“站马路”的农民工，以瓦工、水电
工、管道工等工种为主，他们每天工作 8到 10
个小时。 他们在喧嚣中过活，“一人一帽，随时
出发”是他们对自己工作状态的戏称。 在以一
种相对独立、 非组织方式进行求职谋生的同
时，他们也给这个社会留下了很多思考。

希望与失望交织

阳光炙烤着大地，散发阵阵热气。 眼看
着一辆辆面包车满载而去，一旁的鲍大姐着
急了，看记者走近，急忙站起来询问：“是不
是招工的？ ”在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后她失
望地坐下。

鲍大姐半个月前来到这里找零工，前来
招工的大多是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见她是
个新手，又干不了苦力，都不愿意用她。

鲍大姐今年 40岁，来自阜阳市太和县。
7月初， 鲍大姐带着一双儿女投奔在合肥打
工的丈夫，“一是为了把孩子带出来见见世
面，二是给自己找一份工作”。 他们一家四口
居住在沙场一间十平方米的砖房内， 一张
床、一个掉了漆的折叠桌、一个煤气灶，差不

多成了他们的全部家当，而锅碗瓢盆都塞在
门后。

“晚上孩子们睡床上，我和丈夫铺张席
子睡地上。 ”自进城以来，鲍大姐和丈夫每天
忙于找工作， 只能把两个孩子锁在屋里，没
有时间也没有钱带他们出去逛一逛，买一两
件新衣服。 一双儿女中，姐姐 15岁上初中，
弟弟 13岁上六年级， 一台只有几个频道的
小电视是他们唯一的娱乐项目。

还有一个半月，孩子就要开学了，找不
到工作，新学期的学费、女儿的住校费都成
了问题。

同一天，在合肥市铜陵南路与淝河路交叉
口高架桥下的另一个农民工市场里，来自安徽
亳州的董怀师傅则显得惬意和轻松许多。

“只要肯努力，生活是不会亏待你的，我
现在在合肥有两套房子， 两个小孩都在合肥
上学，大女儿读高一，小儿子读初二。 ”已经在
合肥待了 15年的董师傅虽然没上过几天学，
却把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搞得很明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
意，董师傅很乐意与记者沟通。 董师傅 2000
年来合肥打工，刚来的时候很可怜，与妻子
租住在一个不足 15平方米的房子里， 每天
靠收废品为生，日子过得很艰难。

慢慢对合肥熟悉后， 董师傅得知有很多
农民工在铜陵南路与淝河路交叉口找活，工
作时间自由，工资还是日结。 于是夫妻二人抱
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这里找活， 没想到第一
天就有人找他们抬木材， 一天下来两人就赚
了 100多元。虽然很辛苦，收入却很可观，于是
一干就是 15年，这才有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不光是工地上的活，董师傅这些年几乎
什么活都干过。 曾经有人找他为农民工讨
债。 几十个人，举着欠债还钱的牌子，去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工地上要钱。 市里边有新店开
张，几十个人就在台下给他们放炮、鼓掌，半
天下来也有很不错的收入。 某公司举行庆典
之类的活动，下面的观众不够，也会有人找
他们充人数。 这些活都是比较轻松的，当然
像这样挣钱不少、活又轻松的不多，主要还
是些体力活。

其实董师傅的主打工种是清洗高层建
筑的外立面，有人称他为“蜘蛛人”。 “这个活
工资很高，但很多人都恐高不敢干，我敢啊，
每次只要有人过来找这样的‘蜘蛛人’，肯定
都是我去。 ”

当记者提到安全问题时，董师傅笑说：
“可能是老天爷比较眷顾我，干了十几年了
没有出过任何安全事故， 而且现在老板人
都比较好，有一起干活的工人受过伤，老板
二话没说都赔了钱。 其次在干活的时候自
己首先要格外小心， 所以安全方面我一点
都不担心。 ”

十几年过去了，董师傅两鬓的白发已经
非常明显。 当记者问他是否打算一直干下去
时，董师傅很干脆地说：“干，当然干，我的小
孩都还没有‘交掉’呢。 ”

辛酸与无奈相随

凌晨 4点钟左右，天还未大亮，合肥市临
泉路与站塘路交口就聚集了上千名农民工。
这里是合肥市最大的农民工自发市场。

“这个地方形成有些年头了，早上最高
峰的时候有 2000多人。 ”来自肥东县的老周
师傅是每天来这里等活的“常客”之一。 在多
个农民工市场里都有过找工经历的老周师
傅最后得出结论： 这里的工种比较齐全，只
要是建筑行业需要的这里都有。

在这些等活的农民工之间一直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找工作，到站塘”。 这里的名气
很大，很多雇主都知道这里可以找到“大把
大把”的农民工。 还有，工资都是一天一结，
不用签劳动合同。 老板们图省事，都愿意来
这里招人。

“不过，现在的工作没以前好找了。 ”据老
周师傅介绍， 原先这里的农民工大部分来自
附近的乡镇，后来，较远的阜阳、亳州，淮南、淮
北甚至还有河南的农民工都来了， 竞争压力
很大。 “以前到了早上八九点，人基本上都被
领完了，现在到了下午还有人等活。 ”

因为前些天找好的工地停电了，老周师
傅这一天赶到这里再次找活干，只可惜来得
太晚了。 “今天没找到活干就要回家吃老本
了。 ”和记者聊了一会儿后，老周师傅无奈地
骑着沾满泥巴的旧电动车回家了。

来这里的农民工大多是中年男性，他们
很乐意每天干完活就结工钱，不用担心老板
拖欠工资。 一位农民工开玩笑道：“领着现
钱，下班回家买点卤菜，媳妇也高兴。 ”当被
问及不签劳动合同如何保障权益时，他笑着
说：“我们不识几个字，那合同写的什么都不
知道，签了有什么用，要是真出了事只能自

认倒霉。 ”
众多的站马路农民工让周边廉价早点

摊的生意也变得红火起来。
“有了这些马路工人，才有了我这小摊

点的红火。 ”59岁的许阿姨做早点生意已有
两年了，她觉得哪里也没有在农民工身边卖
早餐生意好，有些农民工会在她这里把一天
的饭全买齐。

一个馅饼一元，一个烧饼一元，一碗豆
腐脑两元……有些农民工的消费一天不足 5
元。 当蹲在路边的张明吃完手里的最后一口
饼后，拿出手机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说完
一句“不累，别担心”后，转身投入拥挤的人
群中。

与此同时， 备受农民工关注的还有马路
入口处林家法的烟草零售摊， 摆的大都是几
元一盒的便宜烟。几十年过去了，林家法的零
售摊还在原来的位置， 十字路口处的马路工
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只增不减。 林家法说：
“自 2010年开始， 这些农民工中年轻人的数
量增加了，但不变的还是骨子里的节俭。 ”

自由与无序并存

环卫工人对这群每天站马路的农民工
可谓“既爱又恨”。 随处乱丢的垃圾让这些环
卫工人们苦不堪言。 “都知道打工的辛苦，现
在只能期望公司能多安排几个人过来，减轻
一下我的工作量。 ”一名环卫工无奈地说。

由于每天凌晨 4 点多钟就有很多农民
工赶过来， 这让附近住户的休息受到了影
响。 一名李姓居民告诉记者，他每天夜里 12
点才睡觉，凌晨 4 点多又被吵醒，到公司上
班也没精力了。

对这群农民工“又爱又恨”的还有附近
的交警与城管员。 上千人聚集在这个不大的
路口，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都挤满了
人，早晨上班的高峰期交通几乎瘫痪。 交通
事故也时有发生。 “交通工具乱停乱放，影响
市容，怎么劝也不行。 领导命令我们严防，可
我们实在难以处理。 ”一名城管队员说。

在熙熙攘攘的农民工群体中，有这样一
群戴着红袖标，名为“公共文明引导员”的人
特别扎眼。

两个月前， 有市民反映金寨路与南二环
路交叉口处的马路工人严重影响了那片地段
的交通和市容。 包河区常青街道社区居民委

员会研究决定，每日安排 10名“公共文明引
导员”带标上岗，从凌晨 5点到早上 8点，负
责引导、规范农民工在等工期间的行为举止。

伊先生是当地一名“公共文明引导员”，
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几天，工作很难执行下
去，农民工对你的好心劝解和引导充耳不闻，
有时还会爆发小争执。 后来，在交警和公安部
门的配合下，这项工作才取得了一些成效。 ”

现在的农民工市场， 不少农民工大都会
自觉站在围栏之后；当有招工的车辆驶来时，
引导员会先让包工头把车停在路边， 再把农
民工聚集在空地处商谈； 一次次不厌其烦地
引导规劝后，农民工和“引导员”做到了相互
理解，甚至有农民工主动帮助维护秩序。

来自安徽亳州的架子工刘朝志，从事搭
架子的工作已有三四年时间，带着五六个架
子工与一些工地建立了长期联系，工作还算
稳定。 让刘朝志发愁的是，“搭架子”与其他
工作不同，属于高空作业，危险系数高。 在工
地上工作的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更不
用说工伤保险。

尽管如此，刘朝志仍然选择“站马路”。
“谁不想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呢？ 可我实在
是被拖欠工资拖怕了。 ”刘朝志说。

农民工看似简单、单纯的等活背后也隐
藏着“职场潜规则”。

来自阜阳的王根长（音）在等活的队伍
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是人群里唯一一个戴着
耳机边听广播边等活的人。 “家里大儿子今
年高考，考了二本，听听广播有没有什么消
息。 ”王师傅两年前来到这里，一起来的还有
同村的两个工友。 他们家里有十几亩田地，
收麦子的时候还得回去帮忙农活，来这里找
活干图的是工资日结，自由。

据王根长介绍， 即便是在这里找活，也
需要熟悉“潜规则”。 原来，这里等活的人主
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单独找活，叫做“游
击队”；另一种是有工头带领的“正规军”。“潜
规则”也就在“正规军”里。 工头负责接活，直
接和老板结算工资， 但是发到工人手里却
被扣了一点，也就是所谓的“介绍费”。

“这种事情多半是发生在外地人身上，
他们初来不熟悉情况，不好接活，只能跟着
工头干， 眼睁睁看自己的血汗钱被工头拿
走。 ”王根长也有过这样的遭遇，不过后来
情况熟悉了，结识了当地的工友，就和他们
一起接活，平分工资。

������图①：因生源减少而废弃的部分校舍。
本报记者 赵昂 摄

图②：破旧的教室与课桌。
本报记者 赵昂 摄

图③：许多孩子已经随打工父母到外地上
学，留下来的都是家里最穷的。

本报通讯员 姚永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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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直击合肥多个“自组织式”农民工市场———

“一人一帽”过活者

����本报记者 高柱
“刘婆婆！ 这个月又挣了多少钱？ ”
“不多，也许有 2500 元吧，不过都交给媳

妇管去了！ ”
7月 29日上午 11时，当记者走进位于新

津县方兴镇的成都市总工会返乡农民工万亩
创业园时， 刚好听见路边两位老人的这段对
话。 而陪同记者采访的创业园区工会联合会
干部则介绍道，其实，在“创业园”建立前，那位
年逾七旬的刘婆婆因子女都在外打工而与老
伴闲来无事， 整天就是相约左邻右舍靠打麻
将来消磨时间。 “目前全镇几千老人大多像刘
婆婆一样在田间地头挣工资， 并在打工企业
享有‘五险’待遇”。 这位工会干部说，“返乡农
民工万亩创业园”的建立，不仅为返乡农民工
搭建起一个就业创业平台， 而且更是将当地
老人一个个从麻将桌上“解救”了下来……

2008 年， 因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成
都在外农民工返乡多达 10 万余人， 其中，新
津县返乡农民工就有 3000 多人。

在此背景下， 成都市和新津县总工会主
动作为， 决定在该县方兴镇建立成都市总工
会返乡农民工万亩创业园， 从而为全市开展
“家乡再创业、建功试验区”活动探索出一条
路。对此，县工会还筹资 10 万元，专门请四川
城镇规划设计院研究所为其编制完善了创业
园发展规划，提出把创业园打造成“现代农业
发展聚集区、现代农民工创业区、都市乡村旅
游休闲区”的发展定位，以形成粮油生产（制
种）、 优质果蔬、花卉苗木、工厂化食用菌等
四大基地和成新蒲绿色生态走廊的 “四基地

一走廊”产业格局。
4年来，创业园工会联合会在以提供小额

贷款和就业创业培训等 “一条龙” 服务吸纳
100余户返乡农民工成为种植大户的同时，还
成功引进了一批现代农业企业，这既促进当地
土地规模化经营而使其流转率达 92%，又使当
地农业生产由过去单一的水稻、小麦种植发展
到食用菌、西瓜、葡萄、莲藕、药用花卉、农产品
精深加工等多种经营模式。 2013年，创业园实
现产值 2.2亿元，全镇农业增加值增长 9%。 尤
为突出的是，创业园通过将该镇 100多户返乡

农民工培育成创业带头人和致富人，而且还由
此带动了当地 3200余名劳动力就近就业。

“旺季用工最多有七八百人！ ”据在创业
园的四川毛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建平介绍， 他们公司请来帮采摘蔬菜和花
卉的工人主要是些老人。 公司每月按时为其
发放工资，并为老人们都买了“五险”。 他说，
在这之前，这些老人几乎天天都“泡”在麻将
桌上， 相互见面问的都是些牌桌上输赢怎么
样，可如今，他们天天在田间地头忙活且相互
聊天话家常，既挣到钱了又比过去开心多了，

身体还什么病都没了！
“摘果子时一发工资就要 10 多万元！”记

者见到的四川方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卫红的妻子， 她和丈夫是一对从广东返乡
回来在家乡创业的农民工， 现在创业园种植
经营优质葡萄 500 多亩。 年纪还不到 40 岁、
脸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她称， 他们夫妇俩过
去打工曾有过被老板欠薪的经历，所以，现在
返乡创业哪怕借钱也从不拖欠工人工资，她
说，“何况来葡萄园里来打工的父老乡亲，还
多数是老人！ ”

成都：返乡农民工万亩创业园建立，将当地老人从麻将桌上“解救”下来

见面不再问“输赢” 而是“挣了多少钱”

村子里剩下的留守儿童
������原本有上百名学生的学校———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野店镇桑子

峪小学，如今只有两个年级 26个学生。 校长说，由于许多孩子已经随
打工的父母在暂住地入读或去了镇上的中心小学，剩下的留守孩子家
里都是最穷的。 两进的校舍中，里面一进已经废弃。

蒙阴县地处沂蒙山革命老区，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发生在此县境
内，蒙阴数以万计的“支前民工”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 陈毅
曾称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沂蒙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在淮海战役
中，蒙阴“支前民工”的口号是，“最后一粒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块
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 当时著名的支前模范“沂
蒙六姐妹”就出现在蒙阴县野店镇。

近日，北方工业大学 MBA教育中心前往该小学，为其捐赠了包括
打印机在内的各类文化用品，并捐建了书屋。

7月 10日~8月 30日，工人日报
法人微博联合中工网发起 “留守儿
童随手拍”活动。 欢迎广大网友将留
守儿童、“小候鸟” 的照片和故事传
至 邮 箱 ：grrbwb@sina.com 或 在 新
浪、腾讯、人民网微博平台@ 工人日
报 或私信“工人日报”。 稿费从优。

留守儿童 随手拍留守儿童 随手拍更多精彩图片 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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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凌晨 5点刚过，合肥市金寨路
与南二环路交叉口处一如既往地热闹，一大
群手提布袋、 安全帽的农民工或倚或蹲或
坐，在等待雇主的焦急情绪中开始了一天的
生活。

5:30，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向路口驶来，等
候在路两边的农民工未等车辆停稳就一下
子围了上来。 “招几个？ ”“价钱怎么算？ ”问
者直切主题。 来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他面无
表情，点了几个人后直接上车拉走，绝尘而
去，留下一群失望的农民工各自散去。

早晨 6点， 路口处已挤满了七八百人。
以中年男子为主的人群中不乏花甲之年的
老人以及刚刚成年的男女。 他们席地而坐，
不停地张望，期待着随时过来招呼他们去干
活的主儿。

在合肥市，类似于这样自发组织的农民
工劳动力市场在全市范围不下十处。 这些市
场大小不一，最大的农民工市场每天吸引了
千余名农民工前来找活。

他们是“站马路”的农民工，以瓦工、水电
工、管道工等工种为主，他们每天工作 8到 10
个小时。 他们在喧嚣中过活，“一人一帽，随时
出发”是他们对自己工作状态的戏称。 在以一
种相对独立、 非组织方式进行求职谋生的同
时，他们也给这个社会留下了很多思考。

希望与失望交织

阳光炙烤着大地，散发阵阵热气。 眼看
着一辆辆面包车满载而去，一旁的鲍大姐着
急了，看记者走近，急忙站起来询问：“是不
是招工的？ ”在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后她失
望地坐下。

鲍大姐半个月前来到这里找零工，前来
招工的大多是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见她是
个新手，又干不了苦力，都不愿意用她。

鲍大姐今年 40岁，来自阜阳市太和县。
7月初， 鲍大姐带着一双儿女投奔在合肥打
工的丈夫，“一是为了把孩子带出来见见世
面，二是给自己找一份工作”。 他们一家四口
居住在沙场一间十平方米的砖房内， 一张
床、一个掉了漆的折叠桌、一个煤气灶，差不

多成了他们的全部家当，而锅碗瓢盆都塞在
门后。

“晚上孩子们睡床上，我和丈夫铺张席
子睡地上。 ”自进城以来，鲍大姐和丈夫每天
忙于找工作， 只能把两个孩子锁在屋里，没
有时间也没有钱带他们出去逛一逛，买一两
件新衣服。 一双儿女中，姐姐 15岁上初中，
弟弟 13岁上六年级， 一台只有几个频道的
小电视是他们唯一的娱乐项目。

还有一个半月，孩子就要开学了，找不
到工作，新学期的学费、女儿的住校费都成
了问题。

同一天，在合肥市铜陵南路与淝河路交叉
口高架桥下的另一个农民工市场里，来自安徽
亳州的董怀师傅则显得惬意和轻松许多。

“只要肯努力，生活是不会亏待你的，我
现在在合肥有两套房子， 两个小孩都在合肥
上学，大女儿读高一，小儿子读初二。 ”已经在
合肥待了 15年的董师傅虽然没上过几天学，
却把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搞得很明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
意，董师傅很乐意与记者沟通。 董师傅 2000
年来合肥打工，刚来的时候很可怜，与妻子
租住在一个不足 15平方米的房子里， 每天
靠收废品为生，日子过得很艰难。

慢慢对合肥熟悉后， 董师傅得知有很多
农民工在铜陵南路与淝河路交叉口找活，工
作时间自由，工资还是日结。 于是夫妻二人抱
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这里找活， 没想到第一
天就有人找他们抬木材， 一天下来两人就赚
了 100多元。虽然很辛苦，收入却很可观，于是
一干就是 15年，这才有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不光是工地上的活，董师傅这些年几乎
什么活都干过。 曾经有人找他为农民工讨
债。 几十个人，举着欠债还钱的牌子，去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工地上要钱。 市里边有新店开
张，几十个人就在台下给他们放炮、鼓掌，半
天下来也有很不错的收入。 某公司举行庆典
之类的活动，下面的观众不够，也会有人找
他们充人数。 这些活都是比较轻松的，当然
像这样挣钱不少、活又轻松的不多，主要还
是些体力活。

其实董师傅的主打工种是清洗高层建
筑的外立面，有人称他为“蜘蛛人”。 “这个活
工资很高，但很多人都恐高不敢干，我敢啊，
每次只要有人过来找这样的‘蜘蛛人’，肯定
都是我去。 ”

当记者提到安全问题时，董师傅笑说：
“可能是老天爷比较眷顾我，干了十几年了
没有出过任何安全事故， 而且现在老板人
都比较好，有一起干活的工人受过伤，老板
二话没说都赔了钱。 其次在干活的时候自
己首先要格外小心， 所以安全方面我一点
都不担心。 ”

十几年过去了，董师傅两鬓的白发已经
非常明显。 当记者问他是否打算一直干下去
时，董师傅很干脆地说：“干，当然干，我的小
孩都还没有‘交掉’呢。 ”

辛酸与无奈相随

凌晨 4点钟左右，天还未大亮，合肥市临
泉路与站塘路交口就聚集了上千名农民工。
这里是合肥市最大的农民工自发市场。

“这个地方形成有些年头了，早上最高
峰的时候有 2000多人。 ”来自肥东县的老周
师傅是每天来这里等活的“常客”之一。 在多
个农民工市场里都有过找工经历的老周师
傅最后得出结论： 这里的工种比较齐全，只
要是建筑行业需要的这里都有。

在这些等活的农民工之间一直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找工作，到站塘”。 这里的名气
很大，很多雇主都知道这里可以找到“大把
大把”的农民工。 还有，工资都是一天一结，
不用签劳动合同。 老板们图省事，都愿意来
这里招人。

“不过，现在的工作没以前好找了。 ”据老
周师傅介绍， 原先这里的农民工大部分来自
附近的乡镇，后来，较远的阜阳、亳州，淮南、淮
北甚至还有河南的农民工都来了， 竞争压力
很大。 “以前到了早上八九点，人基本上都被
领完了，现在到了下午还有人等活。 ”

因为前些天找好的工地停电了，老周师
傅这一天赶到这里再次找活干，只可惜来得
太晚了。 “今天没找到活干就要回家吃老本
了。 ”和记者聊了一会儿后，老周师傅无奈地
骑着沾满泥巴的旧电动车回家了。

来这里的农民工大多是中年男性，他们
很乐意每天干完活就结工钱，不用担心老板
拖欠工资。 一位农民工开玩笑道：“领着现
钱，下班回家买点卤菜，媳妇也高兴。 ”当被
问及不签劳动合同如何保障权益时，他笑着
说：“我们不识几个字，那合同写的什么都不
知道，签了有什么用，要是真出了事只能自

认倒霉。 ”
众多的站马路农民工让周边廉价早点

摊的生意也变得红火起来。
“有了这些马路工人，才有了我这小摊

点的红火。 ”59岁的许阿姨做早点生意已有
两年了，她觉得哪里也没有在农民工身边卖
早餐生意好，有些农民工会在她这里把一天
的饭全买齐。

一个馅饼一元，一个烧饼一元，一碗豆
腐脑两元……有些农民工的消费一天不足 5
元。 当蹲在路边的张明吃完手里的最后一口
饼后，拿出手机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说完
一句“不累，别担心”后，转身投入拥挤的人
群中。

与此同时， 备受农民工关注的还有马路
入口处林家法的烟草零售摊， 摆的大都是几
元一盒的便宜烟。几十年过去了，林家法的零
售摊还在原来的位置， 十字路口处的马路工
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只增不减。 林家法说：
“自 2010年开始， 这些农民工中年轻人的数
量增加了，但不变的还是骨子里的节俭。 ”

自由与无序并存

环卫工人对这群每天站马路的农民工
可谓“既爱又恨”。 随处乱丢的垃圾让这些环
卫工人们苦不堪言。 “都知道打工的辛苦，现
在只能期望公司能多安排几个人过来，减轻
一下我的工作量。 ”一名环卫工无奈地说。

由于每天凌晨 4 点多钟就有很多农民
工赶过来， 这让附近住户的休息受到了影
响。 一名李姓居民告诉记者，他每天夜里 12
点才睡觉，凌晨 4 点多又被吵醒，到公司上
班也没精力了。

对这群农民工“又爱又恨”的还有附近
的交警与城管员。 上千人聚集在这个不大的
路口，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都挤满了
人，早晨上班的高峰期交通几乎瘫痪。 交通
事故也时有发生。 “交通工具乱停乱放，影响
市容，怎么劝也不行。 领导命令我们严防，可
我们实在难以处理。 ”一名城管队员说。

在熙熙攘攘的农民工群体中，有这样一
群戴着红袖标，名为“公共文明引导员”的人
特别扎眼。

两个月前， 有市民反映金寨路与南二环
路交叉口处的马路工人严重影响了那片地段
的交通和市容。 包河区常青街道社区居民委

员会研究决定，每日安排 10名“公共文明引
导员”带标上岗，从凌晨 5点到早上 8点，负
责引导、规范农民工在等工期间的行为举止。

伊先生是当地一名“公共文明引导员”，
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几天，工作很难执行下
去，农民工对你的好心劝解和引导充耳不闻，
有时还会爆发小争执。 后来，在交警和公安部
门的配合下，这项工作才取得了一些成效。 ”

现在的农民工市场， 不少农民工大都会
自觉站在围栏之后；当有招工的车辆驶来时，
引导员会先让包工头把车停在路边， 再把农
民工聚集在空地处商谈； 一次次不厌其烦地
引导规劝后，农民工和“引导员”做到了相互
理解，甚至有农民工主动帮助维护秩序。

来自安徽亳州的架子工刘朝志，从事搭
架子的工作已有三四年时间，带着五六个架
子工与一些工地建立了长期联系，工作还算
稳定。 让刘朝志发愁的是，“搭架子”与其他
工作不同，属于高空作业，危险系数高。 在工
地上工作的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更不
用说工伤保险。

尽管如此，刘朝志仍然选择“站马路”。
“谁不想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呢？ 可我实在
是被拖欠工资拖怕了。 ”刘朝志说。

农民工看似简单、单纯的等活背后也隐
藏着“职场潜规则”。

来自阜阳的王根长（音）在等活的队伍
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是人群里唯一一个戴着
耳机边听广播边等活的人。 “家里大儿子今
年高考，考了二本，听听广播有没有什么消
息。 ”王师傅两年前来到这里，一起来的还有
同村的两个工友。 他们家里有十几亩田地，
收麦子的时候还得回去帮忙农活，来这里找
活干图的是工资日结，自由。

据王根长介绍， 即便是在这里找活，也
需要熟悉“潜规则”。 原来，这里等活的人主
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单独找活，叫做“游
击队”；另一种是有工头带领的“正规军”。“潜
规则”也就在“正规军”里。 工头负责接活，直
接和老板结算工资， 但是发到工人手里却
被扣了一点，也就是所谓的“介绍费”。

“这种事情多半是发生在外地人身上，
他们初来不熟悉情况，不好接活，只能跟着
工头干， 眼睁睁看自己的血汗钱被工头拿
走。 ”王根长也有过这样的遭遇，不过后来
情况熟悉了，结识了当地的工友，就和他们
一起接活，平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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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这里找活， 没想到第一
天就有人找他们抬木材， 一天下来两人就赚
了 100多元。虽然很辛苦，收入却很可观，于是
一干就是 15年，这才有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不光是工地上的活，董师傅这些年几乎
什么活都干过。 曾经有人找他为农民工讨
债。 几十个人，举着欠债还钱的牌子，去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工地上要钱。 市里边有新店开
张，几十个人就在台下给他们放炮、鼓掌，半
天下来也有很不错的收入。 某公司举行庆典
之类的活动，下面的观众不够，也会有人找
他们充人数。 这些活都是比较轻松的，当然
像这样挣钱不少、活又轻松的不多，主要还
是些体力活。

其实董师傅的主打工种是清洗高层建
筑的外立面，有人称他为“蜘蛛人”。 “这个活
工资很高，但很多人都恐高不敢干，我敢啊，
每次只要有人过来找这样的‘蜘蛛人’，肯定
都是我去。 ”

当记者提到安全问题时，董师傅笑说：
“可能是老天爷比较眷顾我，干了十几年了
没有出过任何安全事故， 而且现在老板人
都比较好，有一起干活的工人受过伤，老板
二话没说都赔了钱。 其次在干活的时候自
己首先要格外小心， 所以安全方面我一点
都不担心。 ”

十几年过去了，董师傅两鬓的白发已经
非常明显。 当记者问他是否打算一直干下去
时，董师傅很干脆地说：“干，当然干，我的小
孩都还没有‘交掉’呢。 ”

辛酸与无奈相随

凌晨 4点钟左右，天还未大亮，合肥市临
泉路与站塘路交口就聚集了上千名农民工。
这里是合肥市最大的农民工自发市场。

“这个地方形成有些年头了，早上最高
峰的时候有 2000多人。 ”来自肥东县的老周
师傅是每天来这里等活的“常客”之一。 在多
个农民工市场里都有过找工经历的老周师
傅最后得出结论： 这里的工种比较齐全，只
要是建筑行业需要的这里都有。

在这些等活的农民工之间一直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找工作，到站塘”。 这里的名气
很大，很多雇主都知道这里可以找到“大把
大把”的农民工。 还有，工资都是一天一结，
不用签劳动合同。 老板们图省事，都愿意来
这里招人。

“不过，现在的工作没以前好找了。 ”据老
周师傅介绍， 原先这里的农民工大部分来自
附近的乡镇，后来，较远的阜阳、亳州，淮南、淮
北甚至还有河南的农民工都来了， 竞争压力
很大。 “以前到了早上八九点，人基本上都被
领完了，现在到了下午还有人等活。 ”

因为前些天找好的工地停电了，老周师
傅这一天赶到这里再次找活干，只可惜来得
太晚了。 “今天没找到活干就要回家吃老本
了。 ”和记者聊了一会儿后，老周师傅无奈地
骑着沾满泥巴的旧电动车回家了。

来这里的农民工大多是中年男性，他们
很乐意每天干完活就结工钱，不用担心老板
拖欠工资。 一位农民工开玩笑道：“领着现
钱，下班回家买点卤菜，媳妇也高兴。 ”当被
问及不签劳动合同如何保障权益时，他笑着
说：“我们不识几个字，那合同写的什么都不
知道，签了有什么用，要是真出了事只能自

认倒霉。 ”
众多的站马路农民工让周边廉价早点

摊的生意也变得红火起来。
“有了这些马路工人，才有了我这小摊

点的红火。 ”59岁的许阿姨做早点生意已有
两年了，她觉得哪里也没有在农民工身边卖
早餐生意好，有些农民工会在她这里把一天
的饭全买齐。

一个馅饼一元，一个烧饼一元，一碗豆
腐脑两元……有些农民工的消费一天不足 5
元。 当蹲在路边的张明吃完手里的最后一口
饼后，拿出手机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说完
一句“不累，别担心”后，转身投入拥挤的人
群中。

与此同时， 备受农民工关注的还有马路
入口处林家法的烟草零售摊， 摆的大都是几
元一盒的便宜烟。几十年过去了，林家法的零
售摊还在原来的位置， 十字路口处的马路工
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只增不减。 林家法说：
“自 2010年开始， 这些农民工中年轻人的数
量增加了，但不变的还是骨子里的节俭。 ”

自由与无序并存

环卫工人对这群每天站马路的农民工
可谓“既爱又恨”。 随处乱丢的垃圾让这些环
卫工人们苦不堪言。 “都知道打工的辛苦，现
在只能期望公司能多安排几个人过来，减轻
一下我的工作量。 ”一名环卫工无奈地说。

由于每天凌晨 4 点多钟就有很多农民
工赶过来， 这让附近住户的休息受到了影
响。 一名李姓居民告诉记者，他每天夜里 12
点才睡觉，凌晨 4 点多又被吵醒，到公司上
班也没精力了。

对这群农民工“又爱又恨”的还有附近
的交警与城管员。 上千人聚集在这个不大的
路口，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都挤满了
人，早晨上班的高峰期交通几乎瘫痪。 交通
事故也时有发生。 “交通工具乱停乱放，影响
市容，怎么劝也不行。 领导命令我们严防，可
我们实在难以处理。 ”一名城管队员说。

在熙熙攘攘的农民工群体中，有这样一
群戴着红袖标，名为“公共文明引导员”的人
特别扎眼。

两个月前， 有市民反映金寨路与南二环
路交叉口处的马路工人严重影响了那片地段
的交通和市容。 包河区常青街道社区居民委

员会研究决定，每日安排 10名“公共文明引
导员”带标上岗，从凌晨 5点到早上 8点，负
责引导、规范农民工在等工期间的行为举止。

伊先生是当地一名“公共文明引导员”，
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几天，工作很难执行下
去，农民工对你的好心劝解和引导充耳不闻，
有时还会爆发小争执。 后来，在交警和公安部
门的配合下，这项工作才取得了一些成效。 ”

现在的农民工市场， 不少农民工大都会
自觉站在围栏之后；当有招工的车辆驶来时，
引导员会先让包工头把车停在路边， 再把农
民工聚集在空地处商谈； 一次次不厌其烦地
引导规劝后，农民工和“引导员”做到了相互
理解，甚至有农民工主动帮助维护秩序。

来自安徽亳州的架子工刘朝志，从事搭
架子的工作已有三四年时间，带着五六个架
子工与一些工地建立了长期联系，工作还算
稳定。 让刘朝志发愁的是，“搭架子”与其他
工作不同，属于高空作业，危险系数高。 在工
地上工作的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更不
用说工伤保险。

尽管如此，刘朝志仍然选择“站马路”。
“谁不想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呢？ 可我实在
是被拖欠工资拖怕了。 ”刘朝志说。

农民工看似简单、单纯的等活背后也隐
藏着“职场潜规则”。

来自阜阳的王根长（音）在等活的队伍
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是人群里唯一一个戴着
耳机边听广播边等活的人。 “家里大儿子今
年高考，考了二本，听听广播有没有什么消
息。 ”王师傅两年前来到这里，一起来的还有
同村的两个工友。 他们家里有十几亩田地，
收麦子的时候还得回去帮忙农活，来这里找
活干图的是工资日结，自由。

据王根长介绍， 即便是在这里找活，也
需要熟悉“潜规则”。 原来，这里等活的人主
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单独找活，叫做“游
击队”；另一种是有工头带领的“正规军”。“潜
规则”也就在“正规军”里。 工头负责接活，直
接和老板结算工资， 但是发到工人手里却
被扣了一点，也就是所谓的“介绍费”。

“这种事情多半是发生在外地人身上，
他们初来不熟悉情况，不好接活，只能跟着
工头干， 眼睁睁看自己的血汗钱被工头拿
走。 ”王根长也有过这样的遭遇，不过后来
情况熟悉了，结识了当地的工友，就和他们
一起接活，平分工资。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实习生 谢晓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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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凌晨 5点刚过，合肥市金寨路
与南二环路交叉口处一如既往地热闹，一大
群手提布袋、 安全帽的农民工或倚或蹲或
坐，在等待雇主的焦急情绪中开始了一天的
生活。

5:30，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向路口驶来，等
候在路两边的农民工未等车辆停稳就一下
子围了上来。 “招几个？ ”“价钱怎么算？ ”问
者直切主题。 来者是一名中年男子，他面无
表情，点了几个人后直接上车拉走，绝尘而
去，留下一群失望的农民工各自散去。

早晨 6点， 路口处已挤满了七八百人。
以中年男子为主的人群中不乏花甲之年的
老人以及刚刚成年的男女。 他们席地而坐，
不停地张望，期待着随时过来招呼他们去干
活的主儿。

在合肥市，类似于这样自发组织的农民
工劳动力市场在全市范围不下十处。 这些市
场大小不一，最大的农民工市场每天吸引了
千余名农民工前来找活。

他们是“站马路”的农民工，以瓦工、水电
工、管道工等工种为主，他们每天工作 8到 10
个小时。 他们在喧嚣中过活，“一人一帽，随时
出发”是他们对自己工作状态的戏称。 在以一
种相对独立、 非组织方式进行求职谋生的同
时，他们也给这个社会留下了很多思考。

希望与失望交织

阳光炙烤着大地，散发阵阵热气。 眼看
着一辆辆面包车满载而去，一旁的鲍大姐着
急了，看记者走近，急忙站起来询问：“是不
是招工的？ ”在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后她失
望地坐下。

鲍大姐半个月前来到这里找零工，前来
招工的大多是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见她是
个新手，又干不了苦力，都不愿意用她。

鲍大姐今年 40岁，来自阜阳市太和县。
7月初， 鲍大姐带着一双儿女投奔在合肥打
工的丈夫，“一是为了把孩子带出来见见世
面，二是给自己找一份工作”。 他们一家四口
居住在沙场一间十平方米的砖房内， 一张
床、一个掉了漆的折叠桌、一个煤气灶，差不

多成了他们的全部家当，而锅碗瓢盆都塞在
门后。

“晚上孩子们睡床上，我和丈夫铺张席
子睡地上。 ”自进城以来，鲍大姐和丈夫每天
忙于找工作， 只能把两个孩子锁在屋里，没
有时间也没有钱带他们出去逛一逛，买一两
件新衣服。 一双儿女中，姐姐 15岁上初中，
弟弟 13岁上六年级， 一台只有几个频道的
小电视是他们唯一的娱乐项目。

还有一个半月，孩子就要开学了，找不
到工作，新学期的学费、女儿的住校费都成
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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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赶过来， 这让附近住户的休息受到了影
响。 一名李姓居民告诉记者，他每天夜里 12
点才睡觉，凌晨 4 点多又被吵醒，到公司上
班也没精力了。

对这群农民工“又爱又恨”的还有附近
的交警与城管员。 上千人聚集在这个不大的
路口，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都挤满了
人，早晨上班的高峰期交通几乎瘫痪。 交通
事故也时有发生。 “交通工具乱停乱放，影响
市容，怎么劝也不行。 领导命令我们严防，可
我们实在难以处理。 ”一名城管队员说。

在熙熙攘攘的农民工群体中，有这样一
群戴着红袖标，名为“公共文明引导员”的人
特别扎眼。

两个月前， 有市民反映金寨路与南二环
路交叉口处的马路工人严重影响了那片地段
的交通和市容。 包河区常青街道社区居民委

员会研究决定，每日安排 10名“公共文明引
导员”带标上岗，从凌晨 5点到早上 8点，负
责引导、规范农民工在等工期间的行为举止。

伊先生是当地一名“公共文明引导员”，
他告诉记者：“刚开始几天，工作很难执行下
去，农民工对你的好心劝解和引导充耳不闻，
有时还会爆发小争执。 后来，在交警和公安部
门的配合下，这项工作才取得了一些成效。 ”

现在的农民工市场， 不少农民工大都会
自觉站在围栏之后；当有招工的车辆驶来时，
引导员会先让包工头把车停在路边， 再把农
民工聚集在空地处商谈； 一次次不厌其烦地
引导规劝后，农民工和“引导员”做到了相互
理解，甚至有农民工主动帮助维护秩序。

来自安徽亳州的架子工刘朝志，从事搭
架子的工作已有三四年时间，带着五六个架
子工与一些工地建立了长期联系，工作还算
稳定。 让刘朝志发愁的是，“搭架子”与其他
工作不同，属于高空作业，危险系数高。 在工
地上工作的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更不
用说工伤保险。

尽管如此，刘朝志仍然选择“站马路”。
“谁不想找个稳定一点的工作呢？ 可我实在
是被拖欠工资拖怕了。 ”刘朝志说。

农民工看似简单、单纯的等活背后也隐
藏着“职场潜规则”。

来自阜阳的王根长（音）在等活的队伍
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是人群里唯一一个戴着
耳机边听广播边等活的人。 “家里大儿子今
年高考，考了二本，听听广播有没有什么消
息。 ”王师傅两年前来到这里，一起来的还有
同村的两个工友。 他们家里有十几亩田地，
收麦子的时候还得回去帮忙农活，来这里找
活干图的是工资日结，自由。

据王根长介绍， 即便是在这里找活，也
需要熟悉“潜规则”。 原来，这里等活的人主
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单独找活，叫做“游
击队”；另一种是有工头带领的“正规军”。“潜
规则”也就在“正规军”里。 工头负责接活，直
接和老板结算工资， 但是发到工人手里却
被扣了一点，也就是所谓的“介绍费”。

“这种事情多半是发生在外地人身上，
他们初来不熟悉情况，不好接活，只能跟着
工头干， 眼睁睁看自己的血汗钱被工头拿
走。 ”王根长也有过这样的遭遇，不过后来
情况熟悉了，结识了当地的工友，就和他们
一起接活，平分工资。

农村老人

自杀率居高

据 《中国青年报》7 月 30 日报
道，从 1990 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
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不久前香
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
10 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 ，
“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 10 万人自
杀人口不足 10 例。

【点评】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在
下降，但老年人自杀率却大幅上升，
这一降一升着实刺痛了我们的神

经。调查显示，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
的原因是生存困难， 其次是摆脱疾
病的痛苦，之后是情感问题。这无疑
在提醒各级政府， 农村社会保障建
设当前还需持续推进， 要让每一位
老人都能从制度上获得生活保障，
同时也在提醒为人儿女者， 要多关
心老人，“常回家看看”，让他们不孤
独不寂寞。惟有如此，老人自杀率才
能下降， 才不致成为社会之不可承
受之重。

毋让失地新市民

成流民

据《人民日报》7 月 27 日报道，
江苏省宿迁市一位地方干部表示，
“让农民上楼，一定要先让他们就地
就近就业，有长期稳定的收入，并通
过生产方式的改变， 逐步改变生活
方式，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市民。 ”他
还表示，要是造“饭碗”工作跟不上，
失地的新市民就会成为“新流民”。

【点评】 失地新市民可能成为
流民并非危言耸听， 虽然征地补偿
款可以让农民暂时衣食无忧， 但终
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而且近年来，有
关农民获高额补偿款后炫富型消费

的新闻并不鲜见。因此，做好失地农
民的就业工作十分重要。为此，政府
可以开展一系列技能培训， 还可以
采用多种方式扶持失地农民自主创

业，拓宽就业渠道，解决他们的生计
问题，让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真正
成为新市民。

北京 126名农民工
获大学学历

据《北京日报》7 月 24 日报道，
7 月 23 日， 北京市总工会 2011 年
启动的 “首都农民工大学生助推计
划”诞生首届毕业生，126 名农民工
完成两年半的大学课程， 拿到建筑
工程管理专业的专科毕业证， 成为
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点评】 在这些已经毕业的农
民工大学生当中， 有从没落过一堂
课的韩飞云， 有 “8 月再去报名续
本”的郑九阳，可见农民工对知识有
多渴求、对学历有多重视。不少新生
代农民工曾对笔者表示， 自己在单
位业务能力强，但由于学历受限，几
乎看不到升职空间。 现如今，“助推
计划”还在扩大招生规模，无疑给渴
望提升学历的农民工提供了难得的

学习平台。愿更多的农民工通过“助
推计划”，圆大学梦，奔好前程。

安徽仅 1.8％返乡
农民工选择务农

据新华网 ７ 月 ２７ 日报道，国家
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最新发布的一
项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 ，2013 年
度，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有超过 ５０ 万
农民工返乡， 其中选择留在本地务
农的仅占 1.8％，务农意愿极低。

【点评】 返乡农民工选择留在
本地务农的仅占 1.8％，比例之低令
人吃惊。有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不
愿务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一年到
头攒不到钱”。 之所以攒不到钱，是
因为除了农药、化肥费用偏高，可能
出现洪涝干旱的情况之外， 还存在
农产品滞销的风险。 但如果农民工
都不返乡种地，土地荒废岂不可惜？
粮食和蔬菜持续供应如何保障？ 因
此， 采取措施提高返乡农民工务农
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增收迫在眉睫。

（点评 杨召奎）


